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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盛
行
的
免
費
報
紙
，
其
中
一
份
︽
都
市
日

報
︾
以
二
億
賣
盤
，
買
家
是
去
年
與
曾
志
偉
發
生

掌
摑
風
波
的
黃
浩
，
據
知
他
是
擊
敗
多
位
富
商
買

家
獨
資
購
得
。

跟
黃
浩
只
一
面
之
緣
，
關
於
他
的
消
息
，
對
他

的
印
象
都
是
從
報
道
得
知
，
在
他
收
購
︽
都
市
︾
後
四

天
，
機
緣
巧
合
下
，
與
他
傾
談
了
一
個
多
小
時
，
當
時

他
正
與
一
位
銀
行
家
開
會
，
桌
上
卻
放
了
稿
紙
，
他

說
：
﹁
我
一
直
有
在
雜
誌
寫
飲
食
專
欄
，
最
近
忙
昏

了
，
竟
忘
了
交
稿
，
唯
有
一
邊
開
會
，
一
邊
趕
稿
。
﹂

能
出
價
二
億
買
一
份
報
紙
的
他
，
當
然
不
是
為
了
賺
稿

費
，
而
是
為
興
趣
。

跟
他
傾
談
時
，
他
禮
貌
地
把
未
完
的
稿
放
在
一
旁
，

講
述
他
為
何
要
買
份
免
費
報
紙
，
會
如
何
經
營
令
該
報

更
具
競
爭
力
，
他
信
心
滿
滿
的
，
堅
稱
不
會
參
與
編
輯

工
作
，
他
主
要
是
拓
展
新
的
方
向
，
加
入
新
的
元
素
，

重
點
發
展
多
媒
體
，
並
會
增
聘
狗
仔
隊
，
卻
非
為
跟
蹤

明
星
，
﹁
那
些
人
人
都
做
了
，
沒
有
新
意
，
我
們
的
狗

仔
隊
是
監
察
公
眾
人
物
，
例
如
立
法
會
議
員
、
名
人
、

高
官
以
及
政
府
，
不
一
定
只
報
負
面
消
息
，
正
面
行
為

也
會
報
道
，
社
會
上
已
經
有
太
多
負
能
量
。
﹂

黃
浩
無
所
不
談
，
他
十
分
了
解
市
場
和
對
手
的
經
營

策
略
，
跟
娛
樂
版
上
的
他
截
然
不
同
。

他
與
家
人
經
常
一
起
晚
飯
，
包
括
太
太
和
兩
個
可
愛

的
女
兒
、
母
親
、
岳
母
、
姐
姐
一
家
和
太
太
姐
姐
一
家

人
，
非
常
熱
鬧
，
他
說
：
﹁
我
們
每
個
星
期
都
會
聚
在

一
起
吃
一
兩
頓
飯
。
﹂
幾
家
人
都
住
得
很
近
。

飯
後
餘
興
，
是
一
家
人
回
家
打
麻
將
，
共
敘
天
倫
，

生
活
簡
單
。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黃
浩
離
開
前
，
帶

素
顏
的
太
太
和
兩

個
年
幼
女
兒
走
樓
梯
來
跟
我
所
有
朋
友
打
招
呼
及
講
再
見
，
禮
數

周
周
。

常
說
：
認
識
一
個
人
，
不
要
靠
道
聽
途
說
。

百
家
廊

朵
　
拉

黃浩為何擲2億買報館？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楊
絳
一
百
零
二
歲
了
。

現
存
百
歲
老
人
，
以
知
名
文
化
人
為
例
，
我
曾

與
之
交
往
的
，
除
了
周
有
光
，
便
是
楊
絳
。

與
周
有
光
其
實
只
是
一
面
之
緣
，
只
是
探
訪

過
、
做
訪
問
過
，
嚴
格
來
說
，
還
不
能
談
到
論

交
。
楊
絳
就
不
同
了
。
認
識
楊
絳
有
兩
個
因
緣
。

第
一
個
因
緣
，
是
我
一
九
八
一
年
春
訪
問
錢
鍾
書
先

生
。錢

先
生
從
來
不
接
受
訪
問
。

我
此
去
是
由
翻
譯
家
馮
亦
代
伴
隨
的
。
馮
亦
代
是
錢

先
生
的
好
友
。

仗

這
層
關
係
，
我
帶

錄
音
機
拜
訪
錢
先
生
，
也

做
了
一
次
正
式
訪
問
。

因
為
這
次
訪
問
，
結
識
了
楊
絳
女
士
。

此
後
每
次
去
探
訪
錢
先
生
，
都
見
到
楊
絳
女
士
。

楊
絳
女
士
兼
具
優
雅
風
度
和
嫻
淑
的
品
格
。

她
說
話
從
來
不
卑
不
亢
，
不
慍
不
火
，
語
氣
輕
緩
、

平
和
。

正
如
她
的
處
事
方
式
：
都
是
不
慌
不
忙
，
有
條
不
紊

的
；
說
話
也
是
柔
聲
細
氣
的
，
與
之
錢
先
生
談
笑
文

章
，
揮
斥
方
遒
，
迥
然
不
同
。

錢
先
生
是
汪
洋
閎
肆
，
文
采
風
流
，
學
問
如
深
不
可
測
，
恍
如

大
海
。

楊
絳
女
士
彷
彿
一
條
湲
湲
潺
潺
的
小
溪
，
澄
澈
明
亮
，
文
如
其

人
，
文
章
也
是
溫
文
爾
雅
，
乾
淨
俐
落
，
一
清
到
底
，
沒
有
半
點

渣
滓
。
自
成
一
格
。

從
她
的
散
文
集
︽
幹
校
六
記
︾
可
窺
一
斑
。
我
任
事
的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曾
為
她
出
版
過
英
文
版
︽
幹
校
六
記
︾，
也
與
她
通
過

信
。
這
也
是
認
識
她
的
第
二
個
因
緣
。

在
文
革
期
間
，
不
少
文
化
人
及
幹
部
被
強
迫
下
鄉
勞
動
改
造
。

事
後
，
許
多
人
寫
了
不
少
控
訴
文
章
，
有
血
有
淚
。

楊
絳
則
相
反
。
她
只
是
如
實
紀
錄
幹
校
勞
改
的
生
活
細
節
，
艱

苦
、
勞
累
，
也
不
乏
表
露
人
性
真
情
的
閃
光
。

她
沒
有
放
進
自
己
的
情
緒
或
作
任
何
月
旦
。

她
更
像
一
個
旁
觀
者
。
也
許
旁
觀
者
清
，
在
那
個
魚
目
混
珠
、

黑
白
顛
倒
、
小
人
得
志
的
年
代
，
在
她
筆
下
汩
汩
流
動

的
卻
是

一
縷
縷
人
性
溫
情
，
讓
讀
者
大
有
激
濁
揚
清
之
感
。

難
怪
︽
幹
校
六
記
︾
一
出
版
，
便
洛
陽
紙
貴
。

楊
絳
很
能
在
勞
改
過
程
苦
中
求
樂
。
她
是
真
正
吃
過
苦
的
。

一
九
六
六
年
文
革
爆
發
，
楊
絳
在
外
國
文
學
研
究
所
作
為
﹁
反

動
學
術
權
威
﹂
被
﹁
揪
出
來
﹂。

她
從
此
開
始
了
受
種
種
被
污
辱
、
踐
踏
、
批
鬥
，
過

非
人
的

生
活
。

紅
衛
兵
給
她
剃
了
﹁
陰
陽
頭
﹂，
編
派
她
做
苦
活
、
髒
活
，
在

宿
舍
院
內
掃
院
子
，
在
外
文
所
內
打
掃
廁
所
，
住
牛
棚
。
餘
下
的

時
間
則
作
檢
討
、
寫
認
罪
書
。

三
天
後
，
錢
鍾
書
也
被
打
成
﹁
牛
鬼
蛇
神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
錢
鍾
書
被
下
放
到
信
陽
地
區
羅
山
縣
。

次
年
七
月
，
楊
絳
也
被
下
放
到
那
裡
，
被
分
配
在
菜
園
幹
活
。

菜
園
距
離
錢
鍾
書
的
宿
舍
不
過
十
多
分
鐘
的
路
。

當
時
，
錢
鍾
書
負
責
看
守
工
具
，
楊
絳
的
班
長
常
派
她
去
借
工

具
，
於
是
，
﹁
同
伴
都
笑
嘻
嘻
地
看
我
興
沖
沖
走
去
走
回
，
借
了

又
還
。
﹂

後
來
，
錢
鍾
書
改
任
專
職
通
訊
員
，
每
次
收
取
報
紙
信
件
都
要

經
過
這
片
菜
園
，
夫
婦
倆
經
常
可
以
在
菜
園
相
會
。

楊
絳
在
文
章
這
樣
寫
道
：
﹁
這
樣
，
我
們
老
夫
婦
就
經
常
可
在

菜
園
相
會
，
遠
勝
於
舊
小
說
、
戲
劇
裡
後
花
園
私
相
約
會
的
情
人

了
。
﹂

其
實
，
這
也
是
楊
絳
的
幽
默
，
不
過
，
她
的
表
達
方
式
與
錢
鍾

書
不
同
，
後
者
喜
歡
自
謔
謔
人
式
的
幽
默
，
楊
絳
是
練
達
、
洞
明

的
幽
默
。

︵︽
說
楊
絳
︾
之
一
︶

百歲楊絳
彥　火

琴台
客聚

閱
本
版
同
文
黃
仲
鳴
先
生
的
專

欄
，
才
知
道
作
家
李
育
中
於
上
月
逝

世
，
終
年
一
百
零
三
歲
。

李
育
中
是
家
父
吳
華
胥
的
老
朋

友
、
老
文
友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在

香
港
時
常
有
往
來
，
記
得
家
父
也
曾
帶
同

我
這
個
七
、
八
歲
的
小
孩
子
到
他
家
裡
，

所
以
我
記
得
他
的
名
字
。
當
年
父
親
在
港

的
一
些
文
人
朋
友
，
我
都
依
稀
記
得
。
如

羅
雁
子
︵
理
實
︶、
杜
埃
、
裴
若
塵
等
，
還

有
一
位
癱
在
床
上
的
余
所
亞
︵
記
不
得
是

作
家
還
是
畫
家
︶。
這
些
人
名
我
會
記
起
，

但
卻
沒
有
多
大
印
象
，
不
過
羅
雁
子
卻
和

他
當
過
一
個
短
時
期
的
同
事
。

李
育
中
和
先
父
的
關
係
頗
為
密
切
，
戰

後
家
父
留
在
香
港
，
也
常
常
提
起
他
。
抗

戰
時
期
還
和
他
一
起
辦
過
報
紙
，
抗
戰
勝

利
後
又
在
廣
州
辦
過
雜
誌
。

先
父
比
李
育
中
大
十
一
歲
，
當
一
九
九
一
年
先
父
以

九
十
二
高
齡
去
世
，
李
育
中
寫
了
悼
念
文
字
。
說
與
先

父
相
識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末
或
一
九
三
三
年
初
。
他
說
：

先
父
﹁
那
時
已
是
個
飽
歷
滄
桑
的
中
年
人
，
而
我
不
過

是
毛
頭
小
子
。
大
革
命
時
，
我
擦
身
而
過
，
只
挨
過
一

些
邊
，
而
他
卻
已
走
入
過
堂
堂
的
陣
營
裡
。
﹂

是
的
，
他
們
相
識
的
那
一
年
，
李
育
中
只
是
個
二
十

一
、
二
歲
的
文
學
青
年
，
先
父
卻
有
三
十
來
歲
。
那
時

候
人
早
熟
，
三
十
出
頭
已
經
歷
經
滄
桑
。
今
天
看
來
，

應
該
也
仍
是
毛
頭
小
子
呢
。

李
育
中
在
對
先
父
的
悼
文
中
說
，
﹁﹃
九
一
八
﹄
民

族
危
機
出
現
以
後
，
促
使
人
們
醒
悟
，
也
促
使
中
國
社

會
與
中
國
文
藝
來
一
個
大
轉
變
。
因
而
出
現
了
為
民
族

解
放
的
大
眾
文
學
。
﹂
李
育
中
和
家
父
都
是
在
那
個
時

候
在
華
南
地
區
以
筆
進
行
抗
日
戰
爭
的
。
抗
戰
前
，
家

父
是
蔣
介
石
國
民
黨
政
府
的
通
緝
犯
，
流
亡
泰
國
和
香

港
多
年
。
一
九
三
七
年
淞
滬
會
戰
開
始
，
他
便
在
香
港

組
織
文
化
界
進
步
人
士
的
抗
日
活
動
。
據
他
的
回
顧
，

參
加
組
織
工
作
的
有
吳
有

、
羅
雁
子
、
杜
埃
、
李
育

中
和
陸
浮
。
後
來
又
擴
充
到
影
劇
界
的
蘇
怡
、
盧
敦
、

譚
新
風
等
。
抗
戰
初
，
一
批
上
海
文
化
人
陸
續
來
港
，

計
有
郭
沫
若
、
茅
盾
、
錢
俊
瑞
、
金
仲
華
、
樓
適
夷
等

人
，
極
一
時
之
盛
。
這
批
人
之
中
，
李
育
中
可
以
說
是

最
後
辭
世
的
人
。

家
父
年
長
李
先
生
十
一
歲
，
李
先
生
比
家
父
長
命
十

一
歲
，
這
個
雙
十
一
，
巧
合
乎
！

記李育中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孔
子
被
尊
稱
為
中
國
的
﹁
萬
世
師
表
﹂，
但

根
據
春
秋
時
代
相
士
姑
布
子
卿
的
形
容
，
他

卻
擁
有
一
副
集
﹁
堯
的
面
頰
、
舜
的
紅
眼
、

禹
的
脖
子
、
皋
陶
的
鳥
嘴
﹂
的
奇
形
怪
相
。

根
據
姑
布
子
卿
的
進
一
步
分
析
，
孔
子
的

樣
貌
雖
集
聖
人
之
優
點
，
但
美
中
不
足
的
地
方
，

是
他
的
﹁
肩
高
而
又
腰
背
薄
弱
﹂，
所
以
成
就
並
不

能
如
前
四
者
般
，
成
為
管
治
天
下
的
領
袖
或
賢

臣
，
只
能
成
為
﹁
喪
家
之
犬
﹂—

—

孔
子
聽
罷
姑

布
子
卿
的
評
語
，
非
但
沒
有
發
怒
，
反
而
將
之
視

為
知
己
，
皆
因
他
當
時
一
直
為
推
行
自
己
的
學
說

而
四
處
奔
波
，
處
境
正
好
符
合
﹁
喪
家
之
犬
﹂
這

四
字
的
形
容
。

各
位
可
能
會
對
姑
布
子
卿
這
名
字
有
點
陌
生
，

但
如
果
孔
子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
萬
世
師
表
﹂，
那
麼

姑
布
子
卿
就
是
相
學
的
﹁
祖
師
爺
爺
﹂，
據
說
他
在

春
秋
時
代
的
知
名
度
能
與
孔
子
齊
名
。
歷
史
上
關

於
這
位
相
學
大
師
的
故
事
不
多
，
其
中
最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事
跡
，
就
是
替
晉
國
權
臣
趙
簡
子
的
兒
子
們
看
相
的

故
事
：
姑
布
子
卿
覺
得
他
們
全
部
難
有
作
為
，
唯
有
那
位
身

分
低
微
、
由
婢
妾
所
生
的
兒
子
毋
恤
，
才
能
獨
當
一
面
。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制
度
之
下
，
身
份
的
貴
賤
絕
對
能
影
響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
所
以
趙
簡
子
對
這
位
神
相
的
話
只
是
半
信
半

疑
。
直
至
一
次
趙
氏
測
試
兒
子
們
的
才
華
，
指
﹁
我
將
寶
符

藏
乎
常
山
﹂，
令
他
們
盡
快
將
之
找
回
來
，
最
後
只
有
兩
手
空

空
的
毋
恤
聲
稱
找
得
寶
符
而
歸
：
他
在
尋
寶
的
過
程
中
，
發

現
常
山
乃
攻
克
代
國
的
關
鍵
之
地
，
這
正
是
趙
簡
子
口
中
所

指
的
藏
在
山
中
的
寶
符
是
也
！
趙
簡
子
於
是
廢
棄
長
子
伯

魯
，
改
立
毋
恤
為
其
繼
承
人
。

不
過
毋
恤
的
成
就
絕
對
不
止
於
此
，
他
其
實
就
是
日
後
促

成
將
晉
國
瓜
分
成
趙
、
韓
、
魏
三
份
的
趙
國
奠
基
者
趙
襄

子
，
所
以
若
沒
有
了
他
，
史
上
也
可
能
不
會
有
﹁
戰
國
七

雄
﹂，
故
此
神
相
姑
布
子
卿
的
獨
具
慧
眼
，
可
說
是
影
響
了
歷

史
。 孔子的相貌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好
幾
年
沒
有
再
到
元
朗

了
，
也
好
幾
年
沒
有
在
元

朗
大
榮
華
再
吃
那
美
味
的

圍
村
菜
餚
了
。
朋
友
約
我

到
元
朗
去
參
觀
三
聯
書
店

新
開
幕
旗
艦
店—

—

元
朗
文
化
生

活
薈
，
說
參
觀
完
畢
將
到
大
榮

華
聚
餐
，
自
然
欣
然
前
往
了
。

當
大
家
在
參
觀
時
，
我
卻
在

選
購
書
籍
，
發
現
了
平
時
想
買

而
一
直
未
能
尋
到
的
幾
本
書
，

即
時
購
買
。
又
發
現
該
處
賣
的

信
封
特
別
平
宜
，
二
十
個
只
賣

五
元
五
角
，
比
我
在
北
角
的
文

具
店
平
宜
多
了
。
想
來
是
信
封

已
很
少
人
用
了
，
而
元
朗
文
化

生
活
薈
就
薄
利
多
銷
，
但
文
具

店
就
不
是
這
樣
的
想
法
了
。

買
到
自
己
想
要
的
書
籍
和
信

封
後
，
我
便
逐
層
參
觀
。
我
最

喜
歡
二
樓
，
因
為
那
裡
有
間
小

咖
啡
店
，
買
書
逛
累
了
，
可
以
在
這
裡
享
受

一
下
咖
啡
的
香
味
，
體
會
文
化
生
活
的
悠

閒
。
這
裡
還
有
一
間
多
功
能
活
動
室
，
是
作

為
生
活
文
化
活
動
的
工
作
坊
。
會
不
定
期
舉

辦
不
同
主
題
的
講
座
和
活
動
，
追
求
的
是
人

文
關
懷
和
生
活
的
品
味
。
還
設
有
精
緻
的
廚

房
設
備
，
為
讀
者
選
擇
烹
飪
導
師
，
分
享
各

式
烹
調
技
巧
，
一
嚐
美
食
。

三
樓
的
兒
童
天
地
設
計
得
很
好
，
有
座
椅

讓
小
孩
坐

慢
慢
看
書
，
有
點
像
中
央
圖
書

館
的
況
味
。
最
重
要
的
，
是
去
參
觀
那
天
是

平
常
日
子
，
愛
書
人
不
少
，
但
感
覺
一
點
也

不
擁
擠
，
空
間
廣
闊
的
感
受
令
購
書
人
舒

暢
。如

果
這
間
文
化
生
活
薈
不
在
元
朗
，
而
在

我
居
住
的
北
角
區
，
多
好
。
或
者
，
如
果
每

一
區
都
有
這
樣
的
文
化
生
活
薈
，
香
港
人
的

文
化
生
活
，
一
定
過
得
充
實
舒
懷
。
元
朗
文

化
生
活
薈
，
我
喜
歡
。

文化生活薈
興　國

隨想
國

曾
幾
何
時
，
與
足
球
為
伴
的
一
項
正
面
的
副

作
用
，
就
是
可
以
增
長
個
人
的
地
理
知
識
。

兒
時
遊
戲
，
就
是
常
常
與
友
人
背
誦
世
界
盃

參
賽
隊
伍
的
國
家
名
，
那
其
實
提
供
了
一
種
擴

闊
球
迷
基
礎
的
功
能
。
我
的
意
思
是
足
球
從
來

不
僅
限
於
用
腳
踢
，
假
若
如
是
則
太
過
刻
板
沒
趣

了
，
任
何
真
正
的
球
迷
都
明
白
足
球
同
時
是
用
口
講

的
。
此
所
以
足
球
才
可
以
成
為
一
種
普
天
同
慶
的
運

動
，
即
使
你
兒
時
如
技
安
般
早
生
水
桶
腰
，
又
或
是

若
大
雄
般
弱
不
禁
風
，
其
實
都
不
會
妨
礙
你
參
與
足

球
玩
樂
的
﹁
人
權
﹂。
正
因
如
此
，
在
球
場
踢
不
過

人
乃
正
常
不
過
的
事—

—

石
屎
場
上
要
遇
上
薛
高
、

柏
天
尼
始
終
人
生
幾
何
，
但
場
外
石
屎
凳
上
的
林
尚

義
和
蔡
文
堅
卻
要
多
少
有
多
少
。
用
足
球
去
認
識
世

界
，
正
是
為
用
口
踢
波
的
球
迷
賦
權
的
一
項
重
要
策

略
，
我
清
楚
憶
記
得
在
同
學
面
前
嘲
諷
他
們
對
列
支

敦
士
登
一
無
所
知
的
爽
透
感
覺
。
當
然
，
長
大
後
隨

時
空
世
代
的
轉
移
，
足
球
地
理
的
趣
味
已
經
遠
遠

超
乎
本
來
的
口
舌
快
感
，
由
象
牙
海
岸
到
科
特
迪

瓦
，
由
南
斯
拉
夫
變
成
塞
爾
維
亞
、
馬
其
頓
、
波
斯

尼
亞
、
克
羅
地
亞
以
及
斯
洛
文
尼
亞
等
，
當
中
變
化

自
然
不
可
以
道
里
計
，
不
求
甚
解
的
固
然
可
用
英
倫

三
島
分
五
隊
出
賽
的
關
係
繼
續
錯
誤
類
比
下
去
，
而

有
心
人
自
然
可
以
抖
擻
精
神
由
足
球
出
發
去
探
究
背

後
複
雜
錯
綜
的
政
治
歷
史
演
化
細
節
。

李
文
雋
的
︽
足
球
旅
行—

—

歐
洲
地
圖
︾
正
是
一

本
有
心
人
撰
作
的
足
球
書
寫
。
我
一
邊
看
一
邊
想
起

D
avid

W
in

n
er

的
︽B

rillian
t

O
ran

ge

︾—
—

︽B
rilliant

O
range

︾
教
曉
我
荷
蘭
全
能
足
球
的
﹁
全
能
性
﹂
觀

念
，
原
來
是
來
自
荷
蘭
的
建
築
，
阿
積
士
在
踢
出
漂
亮
的
足
球

風
格
前
，
先
要
經
歷
城
市
建
築
面
貌
上
的
美
學
洗
禮
；
至
於
要

理
解
全
能
足
球
的
空
間
感
，
就
更
加
要
向M

.C
.

E
scher

的
迷
宮

參
詳
偷
師
揣
摩
；
要
認
識
荷
蘭
的
當
代
史
，
先
要
牢
記
二
次
大

戰
︵
一
九
三
九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
一
九
五
三
年
︵
荷
蘭
大
水

災
︶
及
一
九
七
四
年
︵
世
界
盃
決
賽
被
西
德
擊
敗
︶
等
重
要
年

份
。
︽
足
球
旅
行—

—

歐
洲
地
圖
︾
所
走
的
正
是
由
球
場
內
的

﹁
點
﹂，
企
圖
連
結
球
場
外
的
﹁
面
﹂
的
構
思
方
法
。
或
許
眼
前

﹁
面
﹂
的
寬
廣
度
猶
有
可
以
拓
寬
的
空
間
，
但
一
切
已
經
是
在

不
習
故
常
的
前
提
下
奮
發
而
為
，
希
望
讀
者
可
以
從
中
讀
出
濃

烈
的
球
味
來
。

香港製造的足球版圖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我不會喝酒。這是到中國必須的堅持。第一次
在中國吃晚飯，熱情的主人以白酒招待，盛意拳
拳，客氣地說，這酒精只有50度左右，不會太嗆
人。可是，據我所知，啤酒一般是2.5到5度之間。
提出數據，就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概念一分
明，馬上明白這回是酒鄉低手遇到高手，坦白從
寬為好：我不會喝酒。

事實上我也不曉得自己會不會喝酒。生活在以
回教徒為大多數群體的國家，平常極少和酒親
近。一般場合也不太喝酒，除非是華人的喜慶晚
宴。真是無法拒絕的時候，也喝過幾杯的。可能
水平不夠，感覺上酒的味道很難給予「甘美」這
樣的好評。

中國朋友一副非請你喝不可的樣子，讓人手足
無措。搞得好像你不喝酒，就不當他是朋友。喝
酒和朋友究竟有什麼相干？想不明白。可是他努
力慫恿游說：「才這麼一口」。單是用眼睛看，白
酒杯子確實是小號的，一副毫無殺傷力的無辜模
樣，彷彿就一口幹掉也不會有什麼大礙。可是，
嚐過滋味的同鄉小聲警告，切莫隨便亂舉杯，後
勁很強的，而且只要一開始乾杯，等於誤會的開
始，怕到時不得不無醉不歸。

主人實在慇勤，會喝酒的同鄉最後不得已，真
的乾杯。這一來，倒解除了我的為難，一下子所
有的攻勢都往那邊去了。先是贈送掌聲，然後讚
賞和鼓勵陸續有來：「好！果然把我們當朋友！」

「還說不會喝？一口幹掉，高手呢！」「看你這好
樣，不會這麼容易醉的。」「一定要再來一杯。」
真是再來了一杯，就再無停止的機會，主人親熱
地拉手說「酒逢知己千杯少」。看來只要接受了
酒，就展開了友情的序幕。

我在一邊喝礦泉水。沒有顏色，透明的，和白

酒相似，但是，喝過以後的結果卻很大不同。第
二天早上我知道了。同鄉很遲才下樓早餐，雙手
按 頭，第一句話是頭很痛，還有，昨晚吐了一
地。他很懊惱把持不住自己，投身酒海，又無奈
地自我開解：主人如此慇勤，不好意思推辭。

熱情洋溢的中國人是好客的民族。
中國作家到南洋來，熱帶地區的南洋人同樣以

陽光明媚的熱情招待，為讓中國作家了解多元文
化飲食，每天安排不同餐點，中餐、馬來餐、印
度餐、泰國餐和西餐等等。當南洋人以為費心盡
力，沾沾自喜這回肯定叫中國作家留下深刻良好
印象時，卻見到中國作家回去以後發表的文章，
字裡行間竟有埋怨怠慢之意，認為南洋人缺乏禮
貌，過於吝嗇，理由是「請飯居然沒有請酒」。

當中國作家在文中不滿南洋主人時，南洋讀者
閱讀之下，覺得中國作家未免太難侍候。

說到底，是文化不同造成的誤會。回教徒不喝
酒，生活在回教國家，很少人培養飲酒習慣，尤
其是吃飯和喝酒一起進行這回事。午餐時間，飯
後來杯咖啡，在南洋則是日常飲食習慣，大多人
沒有先喚杯咖啡放在一邊聞香，還真吃不下飯，
可是在中國人眼中，米飯時間如何配咖啡？

中國人以請酒為款待客人的禮節。請飯時不來
點白酒紅酒，起碼也要有啤酒。倘若無酒，即表
示來客不重要。中國作家來到南洋作客，遇到沒
有喝酒的飯局，在她心裡，她是不受重視和尊敬
的被忽略客人。

中國人愛酒，愛到有個句子叫「酒有別腸」，意
思是凡愛喝酒，或是很會喝酒的人，肚子裡長有
一條專門裝酒的腸子。當然是文人誇大之詞，但
卻不討厭，讓人聽了覺得有點意思，遇到酒有別
腸的人，往往懊惱自己怎麼沒有酒腸子，要不

然，酒腸對酒腸，肯定要有說不完的知心話。見
過太多喝酒以後便不停說話的人，而且開口便先
聲明，我沒有醉。無論要講什麼，之前之後，或
者話語中間，都不忘記添加一句我沒有醉。醉灑
的人永遠不承認自己酒醉。

愛醉的中國人卻不少，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晉代
竹林七賢之一劉伶先生。日日狂飲，把酒當水，
醉了就「脫衣裸形屋中」。有人頂不順他的驚世駭
俗行為，罵他放肆。劉伶先生狂笑：「我把天地
當居室，把屋子當褲衩，是你們自己跑進我的褲
衩當中去，你怎麼反怪我呢？」有人笑他荒謬，
有人讚他浪漫，他這話等於給「酒裡乾坤大，壺
中日月長」下了註釋。流連於醉鄉，老婆苦苦相
勸，劉先生毫無反應，叫工人扛了一柄鋤頭跟隨
在他後邊，交代「醉死便埋我」。喝了那麼多酒，
等如日夜將自己泡在酒罈子裡的人，最後並非醉
死，而是跟普通不喝酒的人一樣，壽終正寢。不
喝酒的人還真不甘願。還有另一好酒如命之徒，
是在樓適夷先生的文章裡：一個開染坊的老闆，
家業大，卻不理事，生意事全歸兒子處理，他每
天只負責在舖子裡捉一把酒錢，泡在一家小酒店
裡，喝得醉醺醺才回家，妻子和兒子如與他商量
家事或商業事，他的回答是：別問我，就當我已
經死了。甘願為酒而死的人，想必不少。不然也
不會有酒鬼酒神酒仙酒徒等名
稱。

也有喜酒卻不圖醉的豐子愷先
生。他每天的樂事之一就是晚
酌，晚上來點酒，是對白天筆耕
的一種慰勞。但他不喝白酒，因
為容易醉，豐先生選擇不易醉的
黃酒。他吃酒是「為興味，為享
樂，不是求其速醉」。他曾見過喝
醉酒的人胡言亂語，誹謗唾罵，
甚至嘔吐，打架，這些人被他歸
類為不會喝酒，違背喝酒的本
意。一回在南京吃晚餐，遇到隔
壁兩桌喝酒人，其中一桌聽口音

是來自山東的北方人，據說山東人喝酒不是用杯
的，用碗，大碗酒大塊肉，像小說中的豪爽漢
子，另一桌帶有南方粵語口音的幾位年輕人，也
在喝酒，雙方皆愛酒，卻沒因此成知己，反而不
知為何兩桌子的男生吆喝起來，眼看 一場打架
鬥毆即將開始，兩桌的女生頻頻勸和，無人理
睬。吃飯的興致被澆了冷水，趕緊結賬，匆匆走
出餐館，深刻體會到豐子愷先生的體悟。豐先生
把易醉人的酒劃位等同不是好酒。他喝酒愛的是

「使人醺醺而不醉」的感覺。這醺醺感覺應該就是
周作人說的陶然境界。周作人聽人說，酒的樂趣
是在醉後的陶然境界，但他卻不很了解這境界是
怎麼一回事，因為他飲酒從來「似乎不大陶然
過」。我在澳門聽當地朋友說：中國親戚過來澳
門，帶他們去賭場，最怕他們贏錢。因為他們下
個星期馬上又來了。再去賭錢，如果再贏，那更
慘，變成每個星期都過來，最後結局往往是輸比
贏多。周作人喝酒而沒有陶然過，這是好事，包
他絕對不會變成酒鬼。我有過多次喝酒醺醺而不
醉的感覺，確實無比美妙，但是，看人醉酒鬧
事，不禁擔心自己酒後無法自律，出醜被眾人看
到，因此，除非特別日子，偶一為之，不然我不
鼓勵喝酒，有人勸酒時，我的回答永遠都是「我
不會喝酒。」

喜酒不圖醉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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